
NEW WORLD TIMES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 2021年6月18日 25网络文摘

•美国联邦政府甜蜜之家指导员
•MD/VA/DC 持证调解员
•VA 最高法院 共同抚养 教育者
•Gottman夫妇治疗师 二级
•中国婚姻家庭咨询师
•2017杰出华人优秀教师

提供中英文服务
免费热线：

（240）716-1000
双赢调解事务所 华府唯一

symediation.com zhiyunmediator@gmail.com

√ 争议调解，善办难案
√ 达成分居协议，离婚协议，文件准备
√ 孩子抚养权，抚养费，探视权
√ 配偶赡养费，财产分配
√ 亲密关系重建

最有尊严的争议解决
联合退休法官律师调解员 一站式解决

黄 稚 云
Huang Zhiyun

最保密 最省钱
最省时

家 事 法 调 解

4-092

6周快速无争议离婚

最吃香的行业被曝裁员、毁约，年轻人慌了
五月最后一个周五，北京海淀。一条消

息瞬间击中了正在备课的学而思老师杜妍
——“在线教育将迎史上最大裁员潮。”类似
传闻杜妍早有耳闻，然而，这一次她无法冷
静，被曝要裁员 30%的高途教育，她正有意
跳槽。

就在前两天，对方HR和她沟通时还表
示，他们招了大量清北毕业的新老师，并暗
示以她的背景想过去做第一主讲是有点弱，
不过，面对对方涨幅可观的薪水，杜妍还是
心动了。

“变化比计划快多了。”她苦笑。
快，是教培业发展的底色，连人才流动

也不例外。今年春天，一则“教培行业已经
成为互联网人跳槽首选之一”的新闻甚至上
了微博热搜，可是杜妍觉得奇怪，她所在的
部门却招不到人。一个、两个、三个……半
年不到，团队已经走掉了快一半的老师。四
月底，在另一条产品线的好友徐伟清告诉
她，“公司要砍了我们这个产品线”，徐伟清
被调去了分校做教研。“只是个变相裁员，分
校本来就人力饱和，过去带不了课，谁还会
留下呢。”

6月1日。因存在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
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对作业帮、猿辅
导、新东方、学而思等 15家校外培训机构予
以顶格罚款，罚金合计3650万元。

人人自危。此时，在这个从来不缺年轻
人前赴后继的行业，入职一年的杜妍已经成
了“公司里的老人”，她感到，自己是时候离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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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渡到躺下

“我进来时就知道这一行是做不久的
的。”

杜妍自嘲，自己进入教培业本来也是为
了过渡。研究生毕业后，从小就读名校的她
一面开始在机构做英语老师养活自己，一面
准备申请读博。她并没有学术理想，纯粹是
觉得“外面太卷了，学校里单纯。”

不过，疫情之下，有太多人想要把学校
作为避难所。眼看录取无望，失去了应届生
身份，学的又是毫无就业竞争力的文科专
业，杜妍如果想要在大城市求得一份收入体
面的工作，只有门槛低的教培业欢迎她。

去年春天，杜妍进入学而思。整个行业
正高歌猛进。新东方称释放 3000个岗位以
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网易有道也加快了
抢人速度，宣布未来 3 年计划招聘 1 万余
人。作业帮给杜妍开出了相当于市场价两
倍的工资，这反而让她不敢接 offer，“他们哪
来这么多钱呢？”

如今，杜妍只想嘲笑自己当时的单纯。
她选择学而思的原因其实和工作无关。“我
们一起的新人有好几位是斯坦福毕业的。”
虽然杜妍不明白已经是斯坦福毕业了为什
么要来培训机构做老师，但她认为这是一种
保证。

“比你优秀的人也这么选，你还能选到
更好的吗？”

人才不断涌入，还有热钱、竞争、机遇。
在北京，她的工资每个月在 1万出头，不上
也不下；每周休两天，备课两天，授课三天。
工作强度不大。但她仍觉得很累：“也很辛
苦了，三天集中从早上到晚，之后两天休息
日我累得只能躺平，根本无暇他顾。”

“当时没有其他选择，后来主动选择躺
下。”相似的感受志恒和小夏也有，他们是高
中同学，分别靠生物和化学竞赛获奖保送复
旦和中科大，并且在大学里遇到了同样的麻
烦，喜欢不上自己的专业，成绩不好也无法

转专业。
“我们接受的教育很单一，在某些基础

专业，学校只为有志学术的学生提供了成为
学界精英的那条路，但是走不了那条路的人
呢？”小夏说。

浑浑噩噩混到毕业，一无所长的他们只
能继续教做题，如今，小夏在上海某K12教
育机构做化学辅导老师，毕业三年，他辗转
合肥、武汉、上海三座城市，这已经是他换的
第三家教育机构。刚毕业时，他和同学的落
差是巨大的，“工资少得可怜。”但是现在，读
了研的同学中也有人来教育机构做老师，他
所在的机构新老师都几乎都出身上海四所
985高校，这让小夏开始慢慢相信，“再怎么
折腾，人生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志恒则在南京教高中理科全科的辅
导。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毕业时，他主
动放弃了本专业保研，认为要“追求自己喜
欢的专业。”但是工作后两次尝试跨专业考
研两次失败，把他绊在了这一行。

现在他每个月收入 2 万不到，如果努
力，可以达到3万。志恒认为，“当然不能和
本地的同事比生活质量，他们没有买房的压
力，有多少花多少。”

但是，“这已经比同班同学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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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弓之鸟
所有的平静都在疫情下破裂。
疫情催化了这一行的膨胀。企查查数

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注册的教育企业51.5
万家，净增长企业数量同比上涨了18%。

林路明就是在疫情中被教培行业“收
留”的应届生。由于春招冻结，大大小小的
公务员考试也都失败了，从一所 985高校毕
业后，林路明只有进入中公教育做公务员考
试培训的老师，对方给他开出在上海 5000
块钱的底薪，课时费是90块钱一节课。

为了节省房租，公司在杨浦的路明搬去
了嘉定。即便如此，能有一份工作，他已经
非常满足。

不过，对于原本从事线下培训的老师来
说，疫情只能留下阴影。张楠便是其一。她
和先生同样做线下的学龄前儿童英语培训，
疫情期间，家庭一度几乎没有收入。“每个月
就1250元的补助，还要扣五险一金。”

正是因为这段糟糕经历，今年初，她铁
了心，跳去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做线上少
儿英语培训。“万一疫情卷土重来了呢？线
上的方向总不会错。”

新公司有她梦想的稳定，也有她未曾感
受过的焦虑。2021年，教培业开始进入“多
事之秋”，围绕着资质、资金、师资、教学内容
等，监管全面收紧。跟谁学，好未来、新东方
等头部教培机构股价随之大幅度缩水，跌去
数百亿市值。

“那种朝不保夕的感觉让我好像又回到
了疫情期间。”她回忆。

3月，教育部要求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对
学前儿童进行违规培训，学而思网校、猿辅
导、高途课堂等在线教育机构全面下架了针
对学前儿童的课程。4月，关于“7月将下架
线上学龄前儿童教育产品”的传闻开始发
酵。5月，根据 36氪报道，高途集团正在大
裁员，高途方面回应证实，已经有 1000多人
规模的小早启蒙项目整体被砍，相关人员进
行转岗或被裁。

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始终无法线下复课
也让老师们痛苦不已。3月起，北京市各区
教委陆续传出“继续停止线下培训和集体活
动”“对线下培训机构进行实地检查”等消
息。按照规定，北京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要

按程序向各区教委提出申请，经各区教委审
核通过后才可以恢复线下开课。

6月 1日，北京市教委再度通报 19家校
外培训机构违规，原因是涉无办学许可证、
违规开展线下教学活动等。

“线上上课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人心惶
惶。”杜妍说，这不仅意味着教学质量有限，
更重要的是，缺乏面对面沟通，不能和家长
建立深层次联系，就无法有效保证学生续
课。

“其实我们哪里是老师呢？不过是个销
售。”

杜妍认为，对孩子学习来说，能力培养
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教育机构，老师一
切的出发点都在于提高学生分数，这样家长
才会愿意续班，续班率直接影响到杜妍的绩
效收入。

“一道题，关键是我应该告诉孩子为什
么这样解，但是为了应付考试，我只能让他
们只记住解题套路。”

这样想，杜妍也就理解了教培行业为什
么多在同业机构之间跳槽，“你不能长期呆
在一个地方，因为这一行就是不稳定；你也
无法跳出这一行，因为你没有其他技能。

然而，在越来越紧张的氛围里，没有人
会坐以待毙。杜妍一个在北京开教培机构
的朋友，已经把学校搬去了保定，而她身边
更多的老师则选择了跳槽去字节、腾讯这样
的互联网大厂旗下的教育品牌，薪水涨至少
三成，有些会翻番。

她也在帮着团队面试。然而，外界宣传
的“人才涌入”和“抢人大战”已经是过去，

“现在也不是烧钱游戏，不可能无底线投
入。”她向我举例，他们有收到过两个出身世
界排名前 30的高校候选人的简历，并且都
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可是最后一个也没有
要。

“是因为都太优秀了难以抉择吗？”
“不是，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优秀的都

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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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离开
可是，离开这一行能去做什么呢？
门槛低，让这一行涌入了大量的应届

生。据央视财经报道，在 2020年的四季度
“大学生就业景气较好的十个行业”排行中，
教育培训行业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房地产，
位列至第二位，2020年全年的招聘需求同比
2019年涨幅达到了36%。

教培行业的薪酬收入远没有传说中的
夸张，但是也不低。学而思今年的校招信息
显示，面授教师要负责管理和教学，可以选
择全职专职或者兼职，首年 12-15万起，每
年四次涨薪机会；分校管培生薪资待遇 15-
20万；中小学理科教师，首年20-22万起；理
科竞赛教练员，岗位要求是高中联赛获得省
一级以上奖项，薪资待遇为首年 20-30万
起。同时一年四次课时费晋升，两次全职岗
位涨薪机会。

通常情况下，教培机构的老师们工资由
“底薪+课时费”构成，应届生这两部分收入
都是最低的。即使是排课，也有一套复杂的
机制，并不是老师想要上课就可以，一些新
人往往“无课可上”。

“试用期没熬结束，新人就走了，在我们
这行太常见。”多位采访对象表达出类似观
点，“应届生没想明白，也没别的选择，就来
到这行。他们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企业
永远不缺新人。”

6月1日，据《凤凰WEEKLY财经》报道，
猿辅导、高途正在大量毁约应届生。猿辅导

临时更改、取消录用的岗位，包括全职、实习
及暑期兼职人员，涉及教学辅导、研发等岗
位。记者所在的自称为“猿辅导受害者”的
群已经达到了满员500人。

“这就是一个没有壁垒，所以很容易进
入，也很容易被取代的职业。”

无法实现自我提升，杜妍早已感到厌倦
了。同样的内容她讲过四五轮之后，如果一
直没有创新，她害怕自己就这样止步不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也不想现在就去公
立学校，“那里要更安逸，害怕自己呆废了。”
同事里，也有老师在寒暑假时不间断上课，
一个月就挣了一台车，杜妍羡慕，但她明白，
即使从身体角度，这也不可能长久。

老师和医生一样，本是靠经验支撑的职
业。但是杜妍认为，在互联网加持下，教培
老师的工作壁垒和教学能力无关。“这不是
知识密集型，这是体力密集型。”她必须趁着
年轻多搞钱。

高不成低不就，她羡慕起了自己的学
生，“人和人出生就已经决定了不同。我看
到他们都穿着像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种学
校的校服，觉得根本没有脸给他们讲东西。”

志恒则认为，正是因为人才流失比较
大，想要在教培业赚钱，核心在于呆的足够
久，他告诉我，有些老教师，一节课一千多，
一周只上四节课。“而且万物皆可划水，做久
了，你会划水了，也就不累了。”

志恒已经学会了一种“划水”，他认为，
比起教学能力，学会“管理家长”才更重要。
他不是没有想过要留在南京，但是高房价劝
退了他。“在这里顶格一年才赚 30万，房贷
要还到什么时候？”他计划着，过两年回安徽
老家做“校长”，这几年赚的钱已经足以支持
他在市中心买高层，“就可以彻底躺平。”

当被问及怕不怕到时候又有监管催生
行业变故时，这个自诩为“小镇做题家”的的
男生表示，教育需求永远存在。“现在社会这
么卷，学生从小竞争考好大学，出来最高目
标就是考上公务员和进入大公司。大公司
的人还有可能失业，需要再教育，你看看这
个链条上，不全都是商机？”

事实上，新的风口已经卷起来了，在少
儿教育受阻后，资本已经瞄准了职业教育。
上市公司科德教育增设职业高中业务板块，
网易有道也开始加注成人职业教育，由网易
云课堂、有道精品课的成人学段、中国大学
MOOC三业务及团队组成了“有道成人教育
事业部”，

考公（务员）培训则是另一条火热赛
道。202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达到机
构改革以来新高的 157万，同比增长 9.3%。
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中公教育实现营收
20.52亿元，归母净利润1.41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66.79%、21%。

路明捕捉到了变化。工作了好几年来
考公的“社会人”明显变多了，他的学生里还
有人既考公又考研，甚至，有些人一边上着
考公培训，一边在其他教培机构做兼职挣生
活费。

有时，看到这么多学生打了鸡血式地考
公，路明感觉唏嘘。他是文科出身，崇尚“自
由而无用。”他心知肚明，教育不仅仅通往一
个学位。一份工作，它意味着赋予人多元选
择的权利——让人可以从眼前生活的繁琐
里短暂抽离，能够接受更广阔的信息，由此
逐渐成熟，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不过我不能认为自己是在做教育，我
只是个销售性质的培训师。”路明想，等他再
带完这一轮，他也要去再考公务员。


